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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耀
祥
和
鄭
則
士
五
年
前
為
無
㡊
拍
下
︽
盛
世
仁
傑
︾，
一
直
被

藏
倉
底
，
現
快
將
重
見
天
日
，
已
排
期
播
出
，
湊
巧
地
，
五
年
後
的

今
天
，
鄭
則
士
再
替
無
㡊
拍
劇
，
原
因
是
為
了
可
與
黎
耀
祥
再
合
作

拍
︽
造
王
者
︾，
卻
又
傳
出
兩
人
因
戲
份
問
題
鬧
不
和
，
是
否
真
有

其
事
？
黎
耀
祥
揚
言
效
力
無
㡊
一
世
，
究
竟
無
㡊
給
他
甚
麼
優
厚
條

件
可
以
牢
牢
緊
縛
㠥
他
？
去
年
他
告
訴
我
，
今
年
其
中
一
個
目
標
是
登
上

紅
館
開
個
唱
，
能
否
成
事
呢
？
為
何
在
兒
子
已
十
多
歲
的
時
候
，
他
渴
望

生
個
女
兒
？

鄭
則
士
重
返
無
㡊
拍
劇
，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想
跟
黎
耀
祥
再
度
合
作
，
更

因
此
推
掉
一
部
內
地
劇
，
損
失
二
百
萬
元
，
劇
集
開
拍
不
久
，
卻
傳
出
他

們
不
和
。
對
此
，
祥
仔
失
笑
：
﹁
竟
然
說
我
們
為
了
爭
戲
份
鬧
不
和
，
我

們
則
是
巴
不
得
對
方
拍
多
一
點
，
讓
自
己
可
以
多
點
時
間
休
息
，
拍
這
個

很
趕
，
趕
得
連
續
三
日
三
夜
沒
睡
。
﹂

至
於
為
何
無
㡊
把
︽
盛
世
仁
傑
︾
壓
至
五
年
後
的
今
日
才
播
出
，
黎
耀

祥
說
：
﹁
我
不
知
道
，
拍
完
一
套
劇
，
我
作
為
演
員
的
工
作
已
完
成
，
其

他
我
不
會
去
理
會
，
現
在
公
司
要
播
了
，
我
定
會
配
合
宣
傳
。
﹂
無
㡊
是

否
有
遠
見
，
知
道
五
年
後
的
黎
耀
祥
會
貴
為
兩
屆
視
帝
，
現
在
推
出
劇
集

乘
住
祥
仔
的
人
氣
，
有
助
推
高
收
視
。
挖
角
潮
沒
令
黎
耀
祥
心
動
，
﹁
我

剛
與
無
㡊
簽
了
新
約
，
獲
加
薪
，
幅
度
很
滿
意
。
﹂

﹁
人
人
都
北
上
拍
劇
，
酬
勞
豐
厚
，
你
不
心
動
嗎
？
﹂

﹁
我
是
個
很
怕
改
變
的
人
，
我
怕
到
陌
生
地
方
去
要
由
頭
適
應
，
我
對

現
狀
很
滿
意
，
不
覺
得
需
要
改
變
，
我
願
意
一
世
留
在
無
㡊
﹂。
黎
耀
祥

要
的
是
一
份
安
全
感
。

對
於
馬
浚
偉
提
前
四
個
月
也
要
解
約
，
馬
國
明
曾
因
收
入
微
薄
而
情
緒

不
穩
，
黎
耀
祥
做
了
個
很
好
的
分
析
：
﹁
我
絕
不
會
要
求
提
前
解
約
，
因

為
時
間
從
來
對
我
都
不
是
問
題
，
我
有
的
是
時
間
，
因
為
我
很
好
彩
，
我

一
直
演
不
起
眼
的
角
色
，
公
司
又
沒
說
要
捧
我
，
我
不
是
小
生
，
可
以
像

普
通
人
般
乘
公
車
，
過
很
平
民
化
的
生
活
，
但
被
公
司
點
名
力
捧
的
小
生

不
同
，
他
們
收
入
未
必
可
以
夠
他
們
買
車
開
，
天
天
乘
的
士
、
搭
公
車
會
引
起
公
眾
注

目
，
奇
怪
地
問
：
﹃
嘩
，
一
㡊
小
生
卻
搭
公
車
。
﹄
會
形
成
無
形
壓
力
，
所
以
他
們

會
心
急
賺
多
些
錢
。
﹂
黎
耀
祥
太
太
秤
不
離
砣
地
坐
在
旁
邊
，
邊
聽
邊
笑
邊
點
頭
。

今
年
開
演
唱
會
無
望
，
﹁
忙
㠥
拍
劇
，
完
全
沒
時
間
。
﹂

至
於
再
追
多
個
女
兒
，
他
說
：
﹁
最
近
見
到
些
手
抱
嬰
兒
時
，
忽
然
很
懷
念
兒
子

小
時
候
的
模
樣
，
所
以
和
太
太
都
想
生
個
女
兒
，
不
知
道
能
否
成
功
。
﹂
黎
耀
祥
現

已
跟
大
隊
北
上
拍
︽
大
太
監
︾，
太
太
也
同
行
，
說
不
定
會
有
個
﹁
內
地
製
造
﹂
的

娃
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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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我一世效力無㡊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與
俞
平
伯
先
生
的
交
往
，
始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
是
由

香
港
篆
刻
家
晴
野
介
紹
的
。
自
此
以
後
，
便
經
常
通

信
，
每
次
到
北
京
，
也
一
定
跑
到
三
里
河
南
沙
溝
去
探

望
他
。
錢
鍾
書
先
生
也
住
在
那
裡
。

俞
平
伯
先
生
是
大
師
級
學
者
和
作
家
，
為
人
十
分
謙

和
，
對
晚
輩
的
我
，
很
是
眷
顧
的
。

記
得
一
九
八
七
年
秋
去
探
望
他
，
他
顯
得
特
別
高
興
。
他

告
訴
我
，
前
幾
天
剛
參
加
過
清
華
大
學
七
十
六
周
年
校
慶
，

並
在
他
的
好
友
朱
自
清
的
塑
像
前
拍
了
照
片
。
說
罷
把
唯
一

的
照
片
和
嘉
賓
襟
條
送
給
我
，
我
把
嘉
賓
條
別
在
衣
襟
上
。

他
天
真
地
笑
了
。

朱
自
清
是
俞
平
伯
先
生
紅
學
研
究
道
上
的
摯
友
，
也
是
諍

友
。
但
英
年
早
逝
，
於
俞
平
伯
來
說
，
是
沉
痛
的
打
擊
。

俞
平
伯
先
生
在
朱
自
清
逝
世
後
，
特
別
寫
了
︽
諍
友
︾
和

︽
憶
白
馬
湖
寧
波
舊
遊
︾
兩
篇
文
章
，
以
為
悼
念
。

俞
平
伯
先
生
寫
道
：

佩
弦
兄
逝
世
後
，
我
曾
寫
一
輓
詞
，
寥
寥
的
三
十
二
個

字
：
﹁
三
益
愧
君
多
，
講
舍
殷
勤
，
獨
溯
流
塵
悲
往
事
；
卅

年
憐
我
久
，
家
山
寥
落
，
誰
捐
微
力
慰
人
群
。
﹂︽
論
語
︾
上

的
﹁
益
者
三
友
，
友
直
、
友
諒
、
友
多
聞
﹂，
原
是
普
通
不
過

的
典
故
，
我
為
什
麼
拿
它
來
敷
衍
呢
。
但
我
卻
不
這
麼
想
，

假
如
古
人
的
話
完
全
與
我
所
感
適
合
，
我
又
何
必
另
起
爐

灶
？
嚴
格
來
說
，
凡
昨
天
的
事
，
即
今
天
的
典
故
。
我
們
哪

裡
迴
避
得
這
許
多⋯

⋯

我
們
在
哪
裡
去
找
那
耿
直
的
朋
友
、

信
實
的
朋
友
、
見
多
識
廣
的
朋
友
呢
？
佩
弦
於
我
洵
無
愧

矣
。

據
韋
柰
說
，
俞
平
伯
有
幾
位
稱
得
上
﹁
耿
直
的
朋
友
，
信
實
的
朋

友
，
見
多
識
廣
的
朋
友
﹂，
包
括
朱
自
清
、
顧
頡
剛
、
葉
聖
陶
、
王
伯
祥

⋯
⋯

。

結
果
這
些
好
友
都
是
先
他
而
逝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
俞
平
伯
在
贈
給
筆
者
的
詩
中
，
也
再
次
提
到

﹁
朱
公
﹂，
發
出
了
﹁
頡
剛
老
去
朱
公
死
，
更
有
何
人
道
短
長
﹂
的
感

歎
。頡

剛
老
去
朱
公
死
，
更
有
何
人
道
短
長
。

夢
裡
香
江
留
昨
醉
，
芙
蓉
秋
色
一
平
章
。—

—

︽
耶
誕
節
前
留
贈
港
友
︾

與
俞
平
伯
交
往
最
長
莫
如
葉
聖
陶
。
他
們
交
往
始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

交
誼
逾
六
十
載
。
他
也
是
俞
平
伯
晚
年
唯
一
在
世
的
友
人
，
皆
因
二
人

長
壽
之
故
。
﹁⋯

⋯

記
中
海
內
外
諸
友
只
頡
剛
、
聖
陶
同
客
都
門
，
其

他
多
作
古
人
，
或
久
無
消
息
矣
。
﹂︵
俞
平
伯
：
︽
俞
平
伯
全
集
第
十

卷
．
︿
國
外
日
記
乙
集
後
記
﹀︾︶

一
般
來
說
，
俞
平
伯
與
葉
聖
陶
性
格
大
不
一
樣
，
﹁
葉
老
喜
潔
淨
，

他
則
相
反
，
不
修
邊
幅
；
葉
老
飲
食
有
度
，
從
不
過
量
，
而
他
愛
吃
能

吃
，
沒
有
什
麼
限
制
；
葉
老
能
遵
醫
囑
吃
藥
、
看
病
，
他
卻
一
向
﹃
諱

疾
忌
醫
﹄
；
葉
老
熱
衷
社
會
活
動
、
社
交
甚
廣
，
他
則
我
行
我
素
，
不

善
交
際⋯

⋯

。
﹂︵
韋
柰
︶

性
格
迥
異
，
並
不
影
響
兩
人
的
交
往
。

俞
平
伯
夫
子
自
道
：
﹁
在
我
與
平
伯
兄
六
十
多
年
結
交
中
，
最
寶
貴

的
是
在
寫
作
中
溝
通
思
想
。
我
們
每
有
所
作
，
彼
此
商
量
是
常
事
。
或

者
問
某
處
要
不
要
改
動
，
或
者
問
如
此
改
動
行
不
行
，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同
意
的
多
，
可
不
是
勉
強
同
意
，
都
說
得
出
同
意
的
理
由
。
還
有
一
種

情
形
，
一
方
就
對
方
新
作
的
某
句
或
某
段
，
據
理
提
出
意
見
，
或
說
這

兒
要
改
，
或
說
這
兒
該
怎
麼
改
，
雖
然
不
是
全
部
取
得
同
意
，
但
是
得

到
接
受
的
佔
極
大
多
數
，
這
樣
取
長
補
短
，
相
互
切
磋
，
從
中
得
到
不

少
樂
趣
。
這
種
樂
趣
難
以
言
傳
，
因
而
不
多
說
了
。
﹂

葉
聖
陶
不
研
究
紅
學
，
但
對
俞
平
伯
研
究
和
行
文
，
也
經
常
提
出
寶

貴
的
意
見
，
兼
有
摯
友
與
諍
友
的
惺
惺
相
惜
。︵︽

俞
平
伯
與
紅
學
︾
之
三
︶

俞平伯的摯友與諍友
彥　火

琴台
客聚

有
人
說
，
︽
金
陵
十
三
釵
︾
是
一

部
出
賣
中
國
人
的
尊
嚴
，
用
國
難
和

國
恥
來
包
裝
洋
人
對
中
國
娃
娃
的
性

幻
想
的
電
影
，
極
其
媚
外
和
崇
洋
。

這
是
言
重
了
。
︽
金
陵
十
三
釵
︾

不
是
一
部
正
面
反
映
日
本
侵
華
，
並
在
南

京
大
屠
殺
中
殺
害
數
十
萬
中
國
軍
民
罪
行

的
電
影
。
但
它
的
主
旨
仍
是
暴
露
日
本
侵

略
軍
對
中
國
少
年
女
學
生
並
不
放
過
，
而

一
群
妓
女
最
後
捨
身
救
女
學
生
的
德
行
，

在
片
裡
仍
然
閃
爍
㠥
人
性
的
光
輝
。

歷
史
上
，
的
確
存
在
當
年
南
京
的
美
國

人
，
包
括
一
些
外
國
神
父
，
看
不
下
去
日

本
侵
略
軍
的
殺
戮
淫
掠
，
挺
身
而
出
拯
救

中
國
人
的
故
事
。

日
本
侵
略
軍
在
南
京
的
姦
淫
罪
行
，
令

人
髮
指
。
上
至
七
八
十
歲
的
老
嫗
，
下
至

八
九
歲
的
幼
女
，
甚
至
孕
婦
，
只
要
被
日

軍
抓
住
，
無
一
倖
免
。
而
且
日
軍
的
獸

行
，
都
是
先
姦
後
殺
，
或
者
是
蹂
躪
至
死
。
其
令
人

髮
指
的
程
度
，
罄
竹
難
書
。
因
此
，
逃
入
當
年
南
京

外
國
教
堂
的
女
學
生
和
秦
淮
河
的
性
工
作
者
，
都
深

知
被
日
軍
捉
到
，
必
慘
死
無
疑
。
影
片
中
的
兩
個
出

走
的
，
被
姦
至
死
，
已
為
例
證
。
日
軍
軍
官
，
開
頭

進
教
堂
表
示
保
護
，
實
是
埋
伏
進
一
步
掠
取
教
堂
中

女
學
生
供
其
淫
辱
的
陰
謀
。
不
久
，
日
軍
果
然
變

臉
，
要
求
女
學
生
集
體
前
往
參
加
日
本
侵
略
軍
的
慶

祝
晚
會
，
這
明
顯
是
一
個
死
亡
的
召
喚
。

在
這
個
嚴
峻
的
時
刻
，
十
幾
位
性
工
作
者
挺
身
而

出
，
願
意
代
替
女
學
生
赴
會
，
實
際
上
是
前
往
恐
怖

的
死
亡
約
會
。
她
們
也
深
知
，
此
去
凶
多
吉
少
，
能

生
還
的
機
會
不
大
。
這
一
幕
場
景
，
是
不
是
顯
露
了

人
性
的
光
輝
?!

張
藝
謀
的
片
子
，
並
不
是
反
映
南
京
之
戰
的
慘

烈
，
也
不
是
集
中
控
訴
日
軍
的
罪
行
，
他
是
從
一
個

側
面
，
反
映
守
望
相
助
的
人
性
的
光
輝
，
也
表
現
性

工
作
者
並
不
是
淫
賤
的
一
群
。

至
於
有
一
位
美
國
人
當
主
角
，
是
當
年
不
是
交
戰

國
的
美
國
人
，
日
本
侵
略
軍
對
之
仍
有
顧
忌
，
以
免

惹
出
外
交
問
題
。
並
不
能
說
是
張
藝
謀
有
意
崇
美
媚

外
。

評《金陵十三釵》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男
人
A
及
B
的
太
太
於
十
多
年
前
同
被

連
環
殺
手
殺
害
，
A
後
來
終
於
找
到
殺

手
，
並
用
以
牙
還
牙
的
手
段
將
其
太
太
殺

死
，
B
則
多
年
來
保
持
㠥
太
太
愛
種
植

物
、
愛
與
它
們
傾
談
的
習
慣
，
天
天
借
花

懷
人—

你
認
為
誰
的
做
法
較
可
取
？

放
心
，
這
只
是
我
偶
然
看
到
的
電
視
劇
劇

情
，
而
非
活
生
生
的
身
邊
人
故
事
。
若
比
較
以

上
兩
者
，
A
的
方
法
叫
以
暴
易
暴
，
不
但
多
連

累
了
一
名
無
辜
的
人
︵
連
環
殺
手
的
太
太
︶，
更

把
自
己
也
變
成
了
兇
手
，
可
謂
損
人
又
害
己
的

愚
蠢
惡
毒
行
為
，
比
那
位
連
環
殺
手
好
不
了
多

少
；
B
的
故
事
聽
落
雖
然
情
深
，
但
逝
者
已

矣
，
重
複
其
行
徑
也
不
過
在
折
磨
自
己
，
何

苦
？有

人
可
能
會
認
為
，
我
自
願
沉
溺
在
痛
苦

中
，
與
其
他
人
又
何
干
？
但
事
實
上
情
緒
是
種

會
散
播
的
事
物
，
你
不
開
心
，
不
止
關
心
你
的
人
會
不
快

樂
，
身
邊
人
也
會
受
到
感
染
，
負
面
的
情
緒
也
會
因
此
而

愈
擴
愈
大
，
所
以
人
應
為
快
樂
的
生
活
而
努
力
，
別
做
沉

迷
痛
苦
的
病
菌
。

那
這
兩
個
男
人
應
如
何
找
到
出
路
？
有
趣
的
是
，
緊
接

這
套
劇
集
播
放
的
另
一
套
劇
，
剛
好
就
提
出
了
最
好
的
答

案
：
該
劇
以
一
名
小
學
生
殺
了
同
學
的
故
事
為
軸
心
，
講

述
被
害
者
的
家
人
及
兇
手
的
媽
媽
如
何
在
慘
劇
後
康
復
，

其
重
心
離
不
開
兩
個
字
：
原
諒
。
很
多
人
以
為
原
諒
只
是

寬
恕
別
人
，
但
其
實
打
從
心
底
發
出
的
原
諒
更
同
時
寬
恕

了
自
己
。

原
諒
是
外
在
的
表
現
，
其
背
後
的
推
動
力
則
是
慈
，
也

即
佛
家
四
無
量
心
中
的
﹁
慈
、
悲
、
喜
、
捨
﹂
的
其
中
之

一
。
試
回
想
那
兩
位
太
太
被
殺
害
的
男
人
，
A
就
是
因
為

對
人
及
對
己
也
都
不
夠
慈
，
所
以
鑄
成
殘
害
其
他
生
命
的

大
錯
；
B
則
是
因
為
對
自
己
不
夠
慈
而
讓
痛
苦
持
續
。
別

以
為
慈
是
一
種
軟
弱
的
表
現
，
它
其
實
比
憤
恨
及
忍
痛
更

需
要
耐
力
、
勇
氣
及
胸
襟
，
而
更
重
要
的
，
是
它
能
為
自

己
及
身
邊
無
數
的
人
帶
來
快
樂
及
正
能
量
！

原諒的快樂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自
從
十
年
前
登
上
泰
山

觀
日
出
，
落
山
後
發
覺
自

己
說
話
時
的
思
考
速
度
慢

了
一
點
點
，
雖
然
只
有
自

己
才
能
察
覺
，
但
當
對
朋

友
說
起
此
事
時
，
朋
友
建
議
我

去
照
照
腦
部
的
磁
力
共
振
。
結

果
是
照
出
了
腦
袋
裡
有
幾
個
小

黑
點
，
負
責
看
照
片
的
醫
師
不

是
腦
專
科
，
便
建
議
我
去
看
腦

專
科
醫
生
。

那
時
還
真
嚇
了
一
大
跳
，
因

為
腦
科
醫
師
對
我
說
，
如
果
是

腫
瘤
，
那
是
開
不
了
刀
的
部

位
。
還
好
最
後
判
斷
是
輕
微
中

風
。
檢
查
結
果
，
膽
固
醇
、
血

壓
和
血
糖
都
偏
高
，
只
能
服
藥
。
這
一

服
，
就
服
了
十
年
，
從
不
間
斷
。
就
像
阿

杜
說
的
，
他
用
機
器
每
天
洗
腎
，
到
死
方

能
休
。

這
十
年
服
藥
的
結
果
，
血
壓
正
常
了
，

血
糖
維
持
糖
尿
病
的
標
準
以
下
，
膽
固
醇

降
到
三
點
五
，
但
醫
師
還
是
建
議
我
繼
續

服
用
原
來
的
藥
物
。
雖
然
是
相
同
的
藥

物
，
但
我
發
現
領
藥
時
的
情
況
不
同
了
。

以
前
有
一
種
藥
，
領
取
時
是
一
大
包
，

裡
面
是
一
顆
顆
的
散
裝
藥
丸
。
最
近
一
次

去
領
取
同
樣
的
藥
，
卻
是
十
顆
十
顆
的
裝

在
一
個
個
長
形
的
包
裝
物
內
。
我
是
每
半

年
領
一
次
藥
，
一
天
吃
兩
顆
這
種
藥
，
就

是
多
了
幾
十
個
這
種
包
裝
物
。
我
不
知
包

裝
的
材
料
是
什
麼
，
只
知
道
它
硬
硬
的
，

有
十
個
圓
洞
，
洞
內
就
是
裝
上
粉
紅
色
的

藥
丸
，
有
圓
形
透
明
塑
膠
可
看
到
藥
丸
，

每
次
服
用
時
，
要
撕
開
塑
膠
另
一
面
。
方

便
是
很
方
便
，
但
是
否
太
過
浪
費
包
裝
？

製
造
了
更
多
垃
圾
？
而
且
不
知
是
不
是
可

回
收
的
垃
圾
。
另
一
方
面
，
是
否
增
加
了

成
本
？
抑
或
是
這
樣
的
包
裝
可
以
賣
貴
一

點
？在

這
個
呼
喊
減
少
垃
圾
的
時
代
，
在
這

個
人
人
高
叫
藥
價
太
貴
的
時
代
，
藥
廠
為

何
卻
這
樣
做
？

服　藥
興　國

隨想
國

今
年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的
本
地
焦
點
導
演

是
陳
可
辛
，
三
聯
也
出
版
了
關
於
他
的
專

書
，
算
是
一
件
盛
事
。
陳
可
辛
在
本
地
業
界

中
屬
一
有
趣
的
例
子
，
非
常
值
得
深
思
分

析
，
處
女
作
︽
雙
城
故
事
︾︵
一
九
九
一
︶

早
已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一
段
三
人
行
的
故
事
，
新

鮮
在
於
沒
有
通
俗
劇
式
的
拖
泥
帶
水
，
非
常
配
合

導
演
自
身
香
港
本
位
中
產
視
角
的
立
足
點
。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
甜
蜜
蜜
︾
叫
好
叫
座
，
示
範
陳
可
辛

溫
情
文
藝
商
業
觸
覺
的
極
致
，
面
面
俱
圓
，
看
得

人
賞
心
悅
目
。
以
上
由
嘉
禾
到
藝
能
再
到
Ｕ
Ｆ
Ｏ

的
日
子
，
也
是
他
一
方
面
開
拓
個
人
風
格
，
同
時

亦
是
探
索
本
土
色
彩
並
行
的
歲
月
。

一
九
九
九
年
到
荷
里
活
完
成
小
試
牛
刀
的
︽
情

書
︾，
便
知
道
此
路
不
通
，
於
是
正
式
進
入
他
的

A
PPL

A
U
SE

時
期
。
有
人
認
為
此
乃
他
揚
棄
本
土

色
彩
的
階
段
，
以
泛
亞
洲
化
的
經
營
策
略
求
存
，

代
價
就
是
個
人
風
格
的
喪
失
。
但
陳
可
辛
從
來
不

僅
只
出
任
導
演
的
崗
位
，
早
在
上
一
個
階
段
中
已

證
明
他
在
業
界
的
多
功
能
角
色
︵
監
製
、
故
事
、

編
劇
、
顧
問
、
策
劃
乃
至
統
籌
等
等
︶。
嚴
格
來
說

在
此
時
期
，
僅
從
導
演
一
職
而
言
，
他
根
本
只
有
︽
三
更
︾

中
佔
三
分
之
一
的
︿
回
家
﹀︵
二
○
○
二
︶
一
作
。
你
可
以
不

認
同
他
選
取
的
方
向
，
不
過
他
㠥
實
具
體
努
力
地
說
明
除
了

依
靠
內
地
市
場
外
，
香
港
電
影
還
可
以
走
一
條
怎
樣
不
同
的

道
路
來
。

當
然
，
現
實
說
明
大
家
最
終
還
是
要
轉
戰
內
地
市
場
，
也

可
看
成
為
陳
可
辛
的
合
拍
片
階
段
。
轉
戰
內
地
市
場
，
面
對

的
市
場
壓
力
自
然
與
Ｕ
Ｆ
Ｏ
甚
或A

PPL
A
U
SE

年
代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香
港
味
道
也
不
可
能
再
停
留
在
表
面
影
像
上
的
層

次
︵
例
如
把
香
港
地
景
攝
入
片
中
︶，
而
我
覺
得
導
演
的
思
維

及
建
構
戲
劇
形
式
，
仍
流
露
從
香
港
人
身
份
出
發
及
體
察
到

的
視
線
，
絕
非
泯
滅
本
土
色
彩
的
超
然
判
斷
可
一
句
抹
殺
。

二
○
○
七
年
的
︽
投
名
狀
︾
借
戰
爭
殘
酷
隱
喻
出
合
拍
年
代

的
兵
凶
戰
危
，
帶
出
作
為
﹁
共
犯
﹂
的
深
層
思
考
，
那
正
是

中
港
關
係
的
曲
折
投
射
。

不
過
就
個
人
而
言
，
最
為
偏
愛
的
陳
可
辛
作
品
，
反
而
是

他
於
二
○
○
三
年
以
中
陰
身
角
度
拍
成
的
沙
士
短
片
︵︽1:99

電
影
行
動
︾
中
的
︿
二
○
○
三
春
天⋯

的
回
憶
﹀︶。
陳
可
辛

從
來
不
屬
開
創
性
的
導
演
，
這
一
點
他
較
任
何
人
更
加
清

楚
。
而
他
的
作
品
又
總
不
會
教
人
有
很
不
喜
歡
的
極
度
抗
拒

感
覺
，
那
不
是
客
套
的
說
話
，
反
映
出
他
總
是
守
㠥
某
種
雅

俗
共
賞
的
界
線
去
經
營
自
己
的
作
品
。
從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正
是
我
對
陳
導
演
的
期
盼
。

焦點導演陳可辛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百合突然發芽的時候，孤挺花也破
土而出了。寒暑交替，遷流無

息，它們的季節終於要來了。初春，白
玉蘭輕盈地站在枝頭優雅地舒展花瓣
時，我就熱切地期待㠥初次種下的百合
與孤挺花早日一展笑靨。可它們一直酣
睡在泥土下，悄然無聲。
據科普知識說，植物的甦醒依賴於對

溫度的敏感。我們人類對正負2攝氏度
或3攝氏度的溫差不會有特別的反應，
即使在幾十度變化的氣溫內，社會活動
也不會受到影響。但對於植物來說，僅
僅在1度之間，它就會被喚醒，生機盎
然。動物也是如此，在某個特定的溫度
內，突然收到了甦醒的信息，蠢蠢欲動
的，準備繁衍子嗣了。
冬天的沉寂是如何被打破的？
先是枯槁蒼白的柳條變軟變綠了，嫩

黃色的芽輕輕冒出頭，嵌在還嫌僵硬的
骨節間；後來白玉蘭打開了，挺立在尚
未發出綠葉的光禿禿的枝頭，雲一團霧
一團地盛開，美不勝收，默默地傳遞活
力；白玉蘭又將這活力交給紫玉蘭，紫
玉蘭也開了；開了，也謝了；緊隨㠥，
天目玉蘭也簇擁得層層疊疊、熱鬧非凡
的。其時，那身前身後的粉桃紅桃也應
㠥氣溫，一朵疊㠥一朵，一點浸㠥一
點，成了一幅曲曲折折的水墨畫。

上一個冬季怒吼的西風烈，到了這一
季，是溫柔輕吟的東風破了。從太陽身
邊緩緩繞過的地球，輕輕一側身，帶來
了五月。
陪植物學專家遊玩蘇堤，所有本來無

名的花兒都有了名字，還是教科書上的
——原來教科書上的名字並不都是呆板
的。
這個鋪滿地上的草叫什麼？我問。
麥冬。對方回答。
岸邊那一片草皮在冬天也是青綠茂密

的，它也有名字嗎？
有的，叫做馬尼拉。
馬尼拉？
馬尼拉。它不容易被踩壞。
那個是什麼？
闊葉十大功勞。
十大功勞？什麼十大功勞？
就是那個十大功勞。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一個

武功蓋世的人嗎？
第一個給它命名的人這麼叫它，後來

的人就這麼叫它了。
那個花兒叫什麼名字？
三色堇。
三色堇為什麼這樣開？它怎麼知道這

樣組合色彩的？
遺傳的原因。

遺傳算是解釋嗎？說是解釋，並不是
真正的解釋，是在逃避和推脫，是找不
到原因了。遺傳就是一代接㠥一代都開
成這個樣子的，根本就沒有破密嘛。而
且它的名字有點呆，直接描述花開的樣
子。
第一個人這麼給它命名了。第一個人

是誰？
就是第一個人。
給它命名的人肯定有一個故事。
可能有吧。
你為什麼不去知道？
我很忙。
和植物學家的對話大約只能如此了，

知道一個名字，名字背後的故事不知
道。何首烏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它的
背後有三個傳說故事，這樣的名字才是
好名字。
繼續走，看到枝枝蔓蔓匍匐在地上的

籐突然從骨節上立起來一朵紫色的花，
又問：這是什麼呢。長春蔓。邊上的黃
花是什麼？蛇莓。什麼蛇？就是那個
蛇。
那個蛇！？記憶突然打開，小時候，

茂密的草叢間綴㠥點點紅色的莓，不敢
去摘，說是蛇經過的地方才長這樣的
莓，有毒。
這花兒就是傳說中蛇莓的花？

是的。
咦⋯⋯我開始大驚小怪了，為什麼和

蛇有關？
這只是一個名字，植物學家回答。
只是一個名字？哪有這麼簡單？把人

嚇壞了。
自己嚇自己的。
唔，高見。
它們怎麼知道開成這個樣子？遺傳

唄，還能怎麼樣。我自問自答了。
對的。
所以你們植物學就是觀察和總結，有

點無聊麼。
不無聊，很神奇。
它們在冬天為什麼不開？
冬天要休眠，保護自己，抵禦惡劣的

環境。氣溫和環境不適合，就不開了。
無聊麼。
不無聊，很神奇的。觀察和總結已經

足夠了，人類的智慧達不到解釋它們的
原因的。
那不就僅僅剩下了順應？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已經夠了嘛。
那枝桃樹為什麼同時開出粉色和白色

的花兒？
變異了，那不是嫁接的。
變異了才同時開粉色和白色？
是的。
無聊麼。
它們相互喜歡，在一起的願望很強

烈，就開在一個枝頭上了。
學我說話？更無聊了。

不無聊，僅僅是觀察和總結已經非常
神奇了。
好吧，聽起來萬法歸宗了。
小時候，我們常常在春天的野外摘一

種草芯吃，嫩嫩甜甜的，這回也問到它
的名字了，叫做茅針，是白茅的花。而
我一直以為該是「毛」呢，因為毛茸茸
的。
柳絮是柳樹的花嗎？它和茅針很相

似，不過吹進眼睛裡很刺痛，是尖硬
的。
柳絮是柳樹的果實，不是柳花，它隨

風吹，吹到哪裡，環境適合了，就發芽
了，長出來柳樹。
這麼隨風飄揚的柳絮可以長成一株高

大的柳樹？
是的，在不懂得扦插前，柳樹都是這

麼長大的。
遊畢蘇堤，回到家中，再看百合和孤

挺花，還是想問：你們為什麼叫這樣的
名字？那第一個為你們命名的人，有什
麼樣的故事？一個在渴望百年好合的圓
滿結局？一個是拒絕平庸無奇的孤芳自
賞？——所以，有了王陽明說的：「你
未看此花時，此花與你同歸於寂；你來
看此花時，它便在山中燦爛起來。」
每當地球從太陽身邊悄然側身繞過，

帶來了春天，帶來了東風，然後在某一
個路邊，不經意地回眸，與醡漿草上浮
出的黃色小花相遇，那是自己的破顏一
笑；而蘇堤的馬尼拉草坪上灑滿的粉色
花瓣，也只是自己拾不回來的花季。

生為有情花草


